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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本社会，耕牛是农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关乎民生，对古代中国影响甚大。春秋战国之际铁犁牛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生产效率，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两宋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耕牛在农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出于对农业保护的需要以及对耕牛的尊敬与保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食牛报应”观，并创造出许多“食牛报应”的故事。在“食牛报应”观外，宋朝其实还有许多政府法令规章和制度来保护耕牛，保护农业生产。

    关键词：宋代；食牛报应；保护；耕牛
“Food cow retribution" reflects the view of the Song Dynasty cattle    protection - A Song notes novel as the central

Abstract：The agri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is a society, cattl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farming,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livelihood, a great impact on the ancient Chines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iron yak farming use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our working peopl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Song period was the golden ag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ttle in agri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refore out of the need to protect agriculture and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cattle, there is a "food cow retribution" View of the community and create a lot of "fresh cow retribution" story. Outside "eating cow retribution" View Song fact, there are many govern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ystem to protect the cattle, to prote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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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农业生产的进步发展,与牵引畜力有很大关系。自春秋以来,大牲畜中的牛渐渐成为农业耕作的主要动力。牛的力气很大,可用于耕地、整地、播种等各个农业生产环节,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力。可以说,牛是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是人们衣食的主要依靠,与国计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故人称“农功所切，实在耕牛”[1]P621；陈旉在《农书》中也说：“农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财用之所从处，非牛无以成其事耶！较其轻重缓急，宜莫大于此也”[2]P256。
耕牛不仅在农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在交通、军事、饮食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除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外，在军事上，牛角、牛皮、牛筋是制作弓弩、盔甲的重要原料。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耕牛的保护，出台严厉的措施，并在民间形成了“食牛报应”的观点，宋人笔记小说中多有“食牛报应”故事的记载。

目前学术界所见到的有关宋代耕牛保护的文章不少，但作为中心研究的较少，主要有：谭燕鹏的硕士论文《田亩之外——中古时期牛的功用余意探讨》[3]中涉及到“食牛报应”的观点；唐晔的硕士论文《宋代养牛业》[4]中有论述宋代政府对农户养牛的扶持以及保护耕牛的法令政策；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5]提到宋代的官营和私营畜牧业发展状况并论述了一些宋朝政府发展保护畜牧业的措施。本文拟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宋人对耕牛保护的做法，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宋人对耕牛的认识
    在对耕牛认识上，宋代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重视耕牛。

（一）官方对耕牛的认识

    宋代统治阶层出于对农业生产的关注,非常重视耕牛,认为它是耕稼之本。宋代诸帝都有不少对耕牛认识，他们从维护王朝世代统治目的出发,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重视耕牛,要求保护耕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下诏，“数牧之畜，农耕所资，盗杀之禁素严。阜藩之期是望，或罹宰割，深可悯伤，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6]P6068。从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耕牛作用很大,是农耕最主要的依靠力量,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不能宰杀耕牛，宰杀耕牛的罪名是很严重的，罪可当诛，不当诛者亦有重判。南宋官方也很重视耕牛保护。宋高宗曾下敕令“录两河流亡吏士，又沿河给官田、牛、种，以居流民”[7]P397。高宗看到两河之际的流民没有土地农具和赖以养家糊口的耕牛，便下诏给与他们官牛、官田让他们安家落户，借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宋孝宗在接见泰州新知李东朝时说：“卿到任，需多耕牛，劝课农桑”[7]P715。他认为农耕之本乃是耕牛，有了耕牛，方能督促和勉励人民耕种好田地；在淳熙六年(1179),孝宗又诏令在淮西屯田，一次给耕牛一千五百头。[6]P6037可见,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己经清醒地认识到,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保护耕牛,禁止屠宰耕牛。

除此之外，诸多大臣也有关于耕牛作用的诸多言论，如宋太宗时期的陈尧叟建议“每屯千人，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8]P580；陕西转运使刘综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四五百倾，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9]P2166；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相继发生大旱和地震导致田地荒芜，平民饥荒，于是澶州知州刘涣“尽发公帑以买牛”[10]P168；宋孝宗乾道年间，濠州知州刘光时“乞拨钱五万贯，贴借人民买耕牛”[9]P5019。从他们的言论和做法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主要凭借耕牛,有了田地以后还应该有耕牛。耕牛与农业生产、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为了国家的安定,必须给田地配上应有耕牛,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统治阶级对耕牛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耕牛在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体现了“农耕所切，实在耕牛”[1]P621，耕牛乃人民的衣食之本,耕牛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与国家的稳定密切相关。

（二）民间对耕牛的认识

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重视耕牛,那么每天与牛打交道的民众对牛作用的认识更加直接深刻。牛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耕地拉车,是劳动人民的好帮手；而它任劳任怨,只讲付出,不图回报。宋代的文人写了不少关于牛的诗文,其实反应的都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的牛。如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的《耕牛》：“岭破耕不休，何暇顾羸犊。夜归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虽穷田畴，肠未饱刍栗。稼收风雨时，又向寒坡牧。”[11]P95描写了耕牛被繁重的劳作弄伤了脖颈，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瘦弱的牛犊，早出晚归，饥寒交迫，任劳任怨不辞辛苦，这表达了诗人对耕牛的辛勤困苦倾注了深深的同情。王安石在《和圣俞农具诗》中写道：“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11]P289在这里，耕牛虽然朝九晚五的辛勤劳作，对众生是“耕犁千亩实千箱”，而自己却一毛不取。此外，还有孔平仲《禾熟》：“百里西风千黍香，名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11]P890李纲《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皮谁复知？但得众生皆保暖，不辞羸病卧残阳。”[11]P389陆游《饮牛歌》：“门外一溪清见底，老翁牵牛饮溪水。溪清喜不污牛腹，岂谓践霜寒堕趾。舍东土瘦多瓦砾，父子勤劳艺黍稷。勿言老牛行苦迟，我今八十耕犹力。牛能生犊我有孙，世世相从老故园。”[11]P366黄庶《咏牛诗》：“晓收侵星大暑天,昼寻芳树绿阴眠。借牛不使冲残日,归来黄昏饮小川。”[11]P198以上的这些诗句表达了牛对创造财富方面的重要性。
另外，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耕牛的故事，反映的也是牛在宋代下层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太平广记》卷三十五《神仙三十五》中记载：“冯大亮者，导江人也。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鸾缀如牛形，斫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但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尔以此牛拽磨，为倍于常。’道士亦不复来。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速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渐富，改置酒肆。[12]P950冯大亮一家靠一头牛生活，牛死了，叹息说：“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这说明耕牛在底层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是衣食的依靠，牛一旦死了，人民就活不下去了。这实际上反映了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农耕之本,衣食之源。
此外，在宋人笔记小说中有不少“食牛报应”的故事这同样反应了牛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洪迈《夷坚志》、周密《齐东野语》、郭象《睽车志》和刘斧《青琐高议》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因为下文还要详细叙述。不过这些“食牛报应”的故事都是反映了人们要爱护耕牛，切勿屠牛、食牛。

    综上所述,在宋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耕牛在他们眼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耕牛是耕稼之本、衣食之本,是农家的一份子,人们的好帮手,是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是人们衣食的主要依靠,它关乎国家盛衰存亡。因而，宋人都重视耕牛,珍惜耕牛,保护耕牛,如此一来,耕牛在宋代农业生产进步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推动了宋代农业达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巅峰，进而推动了大宋文明的进程。

三、宋人对耕牛的保护政策

    牛自古以来除了耕作田地外，还是重要的肉食来源。远古人类将驯化的野牛作为肉食以充饥，随着时间的发展，牛肉不仅用于果腹，而且其食用的方式也越来越烦杂，甚是讲究。但是牛肉虽美，其毕竟是耕作的重要动力，因此历朝政府都是明令禁止食牛的，在宋代尤甚，如宋代法律规定：“今后应有盗官私马牛杂畜而杀之，或因仇嫌僧嫉而潜行屠杀者，请并为盗杀。如盗杀马牛，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12]P299。虽有此重刑，但宋代民间屠牛、食牛确实非常普遍，尤其是南方地区，从乡里小村到繁华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出售牛肉的店铺,即“闻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间,公然鬻卖(牛肉)… …原来不但在郊关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13]P534。史载，“浙人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竟于屠杀”[6]P6020；有的甚至每逢宴会必杀牛食肉,如秀州(今浙江嘉兴)青龙镇民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作庖馔,恣啖为乐”[6]P6022。
面对社会上屠牛、食牛的现象，出于对耕牛的尊重关于保护，许多人不仅存在“食牛报应”观，而且变出了许多“食牛报应”的的故事，这散见于送人的各类笔记小说之中。

（一）笔记小说中的“食牛报应”观

    洪迈《夷坚志》就记载了一些“食牛报应”的传说。如在《仁和县吏》中说：“ 乾道年间，仁和县有一县吏，早年间体弱多病，牙齿都掉光了。后来在一个道士那里求得一味良药“只碾生硫黄为细末，实于猪脏中，水煮脏烂，同研细，用宿蒸饼为丸”。几个月后县吏精神矍铄，步履矫健，全然无患病的迹象，等到了九十也略无老态。但有一天，县吏喝醉了并吃了很多牛血导致腹胀，不久便去世了。”[16]P60
     在《董白额》中写道：“ 饶州乐平县白石村村民董白额，是一个宰牛为业的屠夫，宰杀的牛不计其数，他在绍兴二十三年秋天患上了疾病，每次疾病发作的时候，需要有人用绳把他的头手脚绑在柱子上，用木棍狠狠地敲打他，才能够忘掉解除疼痛，这样过了几天才死去。此人这一生杀了很多牛，最终他这样的死去，与其宰杀牛的过程一样。”[16]P112
在《郑生夫妇》中写道：“郑生夫妇育有一对子女，夫妻关系和睦，生活美满。在上元节时进京城游览上清宫，傍晚时分在有人家中吃了牛脯，回到家后便发疯了并殴打责骂妻子。妻子感到生活无望便削发为尼，后来郑生也出家为僧，最终老死寺庙中。”[16]P669
在《食牛梦戒》中写道：“泰州人周阶一生非常喜欢吃牛肉，在做南陵尉时患上疾病。一次在梦中被逮至官府“叱令鞭背，何得酷食牛肉”，周阶发誓：“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当与阖门共戒。”梦醒后，汗流浃背，疾病便痊愈了。”[16]P110

在《食牛诗》写道：“秀州人盛肇非常喜欢吃牛肉。曾经和友人陈子善相约一起吃牛肉，陈子善没有赴约，其仆人送来字幅“万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横死者，尽是食牛人。”后问友人，友人却表示未曾派遣仆人前来，盛肇感到很恐惧。”[16]P295
除此之外还有《牛鬼》[16]P180、《翟楫得子》[16]P325等等故事中都有反映“食牛报应”的观念，在此就不再一一详细道来。

上述故事的主人公都因屠牛、食牛而遭报应。仁和县吏从道人之处求得一副偏方而将“早衰病瘠，齿落不已”的病情治愈，并且“步履轻捷，年过九十，略无老态”，但是就因为一次偶然醉食牛血，就腹泻身亡。董白额一生屠牛无数，后因得疾病而亡，其死时的惨状与他所杀之牛的惨状是相吻合的，这不就是遭到的报应么。可是郑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就是因为在朋友的家里吃了牛脯，等回到家后就变得疯疯癫癫，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夫妻双双出家，下场甚是悲惨。周介因好食牛肉而得病，一次在梦中被押至官府问罪，后立誓再也不吃牛肉后，“梦觉，汗流浃体，疾顿愈”。盛肇也是喜欢吃牛肉，有一次约友人会食，可是友人未至，仆人送来字幅“万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横死者，尽是食牛人。”自此，盛肇再也不吃牛肉了。可见食牛报应即及时又惨烈，并且事先毫无征兆，因此，食牛报应对于百姓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这劝诫平时喜欢吃牛肉的人要及时改正，勿食牛肉。

“食牛报应”观就是劝诫人们切勿屠牛、食牛，借以保护耕牛，维护农业生产。这个观点也并非洪迈的一家之言，在宋代的笔记小说中还有更多的类似故事。

      周密《齐东野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也宣扬“食牛报应”说，并且现身说法，说自己曾经“尝见传记小说所载食牛致疾事极众，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但是一次其患有疾病的同僚曾凤向他诉说自己的遭遇：我往年患上了伤寒，四处寻医未果。在一次梦中被牛所吞噬，我在牛肚中发誓若重见天日，从此再也不吃牛肉了，忽然惊醒，汗如雨下，伤寒不久也好了。我戒食牛肉约有十多年后在友人家吃了一点牛肉，到了夜晚做了和十多年前一样的梦，恐惧万分“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作者听完曾凤的诉说大发感叹：“我们家族三代不曾吃牛肉，一家人一直以素食为主，因而家族里很少有患病的。”[18]P164
郭象《睽车志》写于宋孝宗时，其是为了迎合孝宗喜鬼神事而作，内容大部分是高宗孝宗时的见闻及鬼怪神异故事，其中也记有“食牛报应”的故事。其写道：“平江人王亨正酷爱吃牛肉,在半年前忽然患上了疾病,吃了上百味药都没有奏效。一天在睡梦中被告知:‘汝勿食牛则生,更食则死。’醒来以后,发誓再也不吃牛肉，其病也就痊愈了。”[19]P234
     《青琐高议》的作者刘斧亦有类似观点，其书中写道：“封丘潭店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日病瘦,数日后发狂。走于田野间,食未,其家执之而归。自此惟食会,经月乃死。死前为牛吼数日,死亦有尾生焉。”[20]P146
上文列举了很多洪迈《夷坚志》和其它宋人笔记小说中“食牛报应”的故事，这实际反映了牛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屠牛、食牛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众多的杀牛吃肉遭受惨烈报应的故事就是想警醒人们切勿屠牛、食牛，要保护耕牛，维护农业生产，这最终反映的还是我国古代的农本思想。那么在宋朝除了观念上的对耕牛的保护，其实还有许多政府法令规章来保护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在下文则重点赘述宋朝政府对耕牛的保护。

（二）政府保护耕牛的政策
“农功所切，实在耕牛”[1]P621，耕牛是宋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有决定性作用，但宋代人口迅速增长，人口与土地数量都较前代都有了发展，因此需要大量的耕牛，加之社会上有屠牛、食牛的现象，因此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从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保护耕牛。

   “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14]P98首先，宋朝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条规来保护耕牛，这是保护耕牛最严厉最有效的方法。在赵宋立国之初，屠牛是可以判死罪的，如当时编定的法律规定：“今后应有盗官私马牛杂畜而杀之，或因仇嫌僧嫉而潜行屠杀者，请并为盗杀。如盗杀马牛，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如有盗割牛鼻，盗研牛脚者，首处死，从减一等，创合可用者，并减一等。如盗割盗研至三头者，虽创合可用，头首不在减死之限。[12]P299”“今后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12]P305”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曾下诏：“数牧之畜，农耕所资，盗杀之禁素严。阜藩之期是望，或罹宰割，深可悯伤，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6]P6068”以上的律令和诏书都表明了屠杀耕牛是不可饶恕的，是有重罪的。到了南宋时期，政府对屠牛的处罚较北宋时期有所减轻，但依然是重罪。如宋高宗时耕牛严重缺乏，政府严厉打击屠牛，“累降指挥，禁杀耕牛”[6]P6112。在后来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驼、骡、驴，减三等，因仇嫌规避而谋杀，各以盗杀论。若伤残至不堪用者，依本杀法。马、牛仍许人告，三十日内可用者，减三等。诸自杀马、牛，减故杀罪三等，许人告。驼、骡、驴，杖八十。其为人杀马牛者，依自杀法减一等罪，买坐者不做。不得因肉追究犯人。诸杀绍麻以上亲马、牛，各减凡人三等，驼、骡、驴，依自杀法，计赃重及故伤并以减价准盗论。……诸诱惑令人杀马、牛祭鬼者，依故杀法。诸知欲杀牛之情而卖若作牙为买致己杀者，各杖一百。”[15]P890
    除了对活牛有严格的法律外，政府对死牛也有严格的法令。当民户家里的牛因病或者正常死亡时，要及时上报官府，经过检查批准后方能宰杀，正如洪迈在《夷坚志》写的“凡欲开剥病牛者，必投状给公凭乃许之，盖欲防私宰杀也。[16]P1337”这一记载也可以在当时的法律诏令中得到验证,在绍兴十二年的一份诏令写道：“救累降指挥禁杀耕牛，州县或不奉行，纵令宰杀或抬弃到官审验，因缘骚扰，仰令今后只依法勒替保验实申官，不得追呼，致妨农务。”[6]P7012
    从以上的法律条文中可以看出，宋朝对于屠牛的立法甚严，不但对活着的更牛立法，更是对已死的耕牛立法，这些法律量刑甚重，后虽有减轻，但罪行亦不轻。不过在实际的执行中，不免有官员徇私枉法，不按规章制度执行。如有些官员子弟曾屡触禁令，多次屠牛,像秘书监仕龚曙的孙子“屡犯屠牛法”[17]P3843。又有官员纵容屠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广西亓赟“在连州纵所部屠耕牛市之”最终被“降为邕州本城马步军都指挥使，永不叙用”。[17]P3884
其次，宋朝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保护耕牛，采取的措施有征纳税收和调控价格等。虽然朝廷有禁令，不准屠杀耕牛和食用耕牛，但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不少投机分子积极挥舞着屠刀，史称“不逞之辈，竟于屠杀”[6]P6020。部分官员对朝廷的禁令进行有选择的执行，他们在面对百姓杀牛的不法行径时，不是按照律令的规定执行，而是开征牛肉税。开征牛肉税既是百姓杀牛的无奈之举，也是对社会上普遍屠牛现象的一种遏制；通过征税既增加了地方的税收，也部分的对屠牛进行了打击，因为开征税收会使部分的贫困屠户望而却步。

除了对牛肉征税以外，政府还在耕牛贸易中征收税款，征税是政府管理控制贸易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之一，税负的高低会直接影交易量。政府对国内耕牛贸易管理是较为宽松的，对于耕牛贸易自身，政府没有特别要求，是将其作为一般性的贸易进行管理，只是要求交易须通过牙人，同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官府办理契约手续完税即可，并且常常给予种种优惠政策，比如“诸卖买耕牛者，牙税印契及过税、住税并免”[15]P552，这显然是出于对保护农业生产的考虑。

     另政府还通过对调控牛肉的价格来阻止各种名目的杀牛取利。再宋徽宗时，当“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每斤价直须百钱。利入厚,故人多贪利,不顾重刑”[6]P7067。以一牛二百五十斤肉计,可买二十五贯,比卖牛多出三四倍。于是立法:“凡倒死牛肉,每斤价直不得过二十文。[6]P7123”照此,一牛之肉只能买五贯,乃是卖牛的最低价。这样就很好的控制了耕牛的屠杀，从而保护了耕牛，维持了农业生产。

第三，朝廷以及各地的政府都通过对民间的风俗进行改易，借此来消除各地的屠牛陋习。当时，部分地区因各种复杂因素喜欢吃牛肉或者杀牛祭祀等，为了保护耕牛，政府亦采取措施来革除这种陋习。如皇帝带头不吃牛肉，通过立法来打击屠牛、食牛之人，在犒赏军队时用猪羊来代替牛，在祭祀时减少对牛的使用。一些地方官吏还想方设法革除地方陋俗，如范师道在广德县做官时，县里有座张王庙，民众每年都在祭神时杀耕牛数千头，他下命令禁止在祭祀时杀牛，从而保护了大量耕牛。宋仁宗时，刘若虚在知邵武军时，“其(地)俗鬼而不医，平居杀牛聚酒，侮欺善良”，后经其治理，“俗习大变”。

第四，政府还在耕牛贸易中禁止耕牛输入国外。早在真宗年间，就曾“禁蛮人市入溪洞”[17]P980；到了南宋时期，政府对耕牛的边境贸易限制更加严厉，其主要矛头对准的金朝。如在乾道四年，政府开始明令严禁耕牛北入金朝。史载，在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江南东路安抚使史正志言：“和州沿路多商贩，牛纲少者，亦不下十余头，自江西贩往濠寿光州极边去处，而光州为最甚，其间亦是鳔胶市易铜钱情罪，乞行下沿边州郡重立赏格，严切禁止。得旨令刑部限三日立法，申三省枢密院本部看详，商旅贩牛过淮，并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之人，并透露去处赏罪，欲乞并依已降鳔胶过淮指挥施行，从之。”[6]P7710此后，朝廷又多次颁发诏令严禁耕牛流入金朝。政府严禁耕牛流入北地，既是对耕牛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保护，以保证自己的耕作需要,又是防止其流入北地以资敌人。

总之，因为牛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柱作用，宋代统治者历来很重视耕牛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保护耕牛，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虽然由于各级官吏们的徇私舞弊或奉行懈怠，这些措施在执行时未必那么严格，但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耕牛，使耕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耕稼之本，衣食之本”的作用。

四、结语
    “牛之为用,耕稼所资”[1]P379，耕牛是耕作的好帮手，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人们对农业生产有“牛最为农事之急务”[2]P256的认识；何况宋代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粮食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加大了对耕牛的需求。因此人们便有了保护耕牛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社会上便创作了大量关于保护耕牛，食牛报应的故事；政府更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法律来保护耕牛。正是有了这些措施与观念，才有力的保护了耕牛，使耕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代才在我国历史上耕牛使用的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期，从而推动了宋朝文明的发展；总而言之，宋代保护耕牛的措施与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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